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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费升级是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相匹配的一个动态均衡过程。根据消费政策，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可以分

为“重积累、轻消费”的消费抑制阶段、放开限制的消费初步释放阶段、消费的市场化改革与开放阶段、

消费的民生回归阶段。通过消费升级的历史演变的经验分析，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特征为：由实物

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由生存型消费向品质型消费升级、由传统型消费向创新型消费升级、由线下

消费向线上消费升级。当前，增强居民消费升级动能需要从完善三层次收入分配体系和税收制度，提高

社会保障水平与公平性几个方面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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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umption upgrading is a dynamic equilibrium process in which effective supply and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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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match. According to the consumption policy, China’s consumption upgrading can be di-
vided into the consumption inhibition stage of “emphasizing accumulation and neglecting con-
sumption”, the initial release stage of liberalizing consumption restrictions,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opening-up stage of consumption, and the return stage of people’s livelihood of con-
sumption.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the trend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upgrading in China are: upgrading from phys-
ical consumption to service consumption, upgrading from survival consumption to quality con-
sumption, upgrading from traditional consumption to innovative consumption, and upgrading 
from offline consumption to online consumption. We need to improve the three-level income dis-
tribution system and tax system, and improve the level and fairness of social security to enhance 
the momentum of upgrading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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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居民的生活水平得

到极大提升，脱贫攻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已经完成。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人均

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均得到很大提升。1978~2021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71.17 元上升到 35,128
元，人均消费水平从 151.02 元上升到 24,100 元。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经

济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

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处于经济结构优化和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同时，由于受到全球

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肺炎的多重冲击，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事实上，我

国经济增速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速放缓趋势明显。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指出，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终点和目标[1]。这说明生产只是提高消费水

平的手段，生产应主要为消费服务。在经济下行趋势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呈增长态势，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其中，2021 年，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已达到 65.4%。促进消费可以从需求传导到生产环节，充分发挥需求牵引供给的作用，畅通“生

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循环。但是，我国消费增长率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且消费率明显低于

发达国家甚至多数发展中国家水平，消费升级动力不足。通过对我国消费升级的历史演变和趋势特征进

行分析，可以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居民消费升级提供经验借鉴，并针对当前消费升级存在的现实困境，为

提升居民消费升级动能提供策略。学者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历史演变分析，从时间划分上有不同的划

分法。龚绍岳(2002)根据消费水平的变化，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消费阶段划分为改革前的四个阶段和改革

后的三个阶段[2]。孙豪、毛中根(2020)从消费发展和消费政策两个方面研究从 1978 年改革以来我国居民

消费的历史演进[3]。刘敏(2021)对建党百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升级路径及未来新消费趋势进行了分析[4]。
本文主要结合消费政策演变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历史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并基于经验分析对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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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特征进行判断，同时针对当前消费升级动能不足提出应对策略。 

2. 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条件不断提升，消费升级特征明显，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

性特征。图 1 为我国 1952~2020 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趋势图。从图 1 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

不断提高，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消费政策演变进程，大致可以把

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分为四个阶段：1) “重积累、轻消费”的消费抑制阶段；2) 放开消费限制，消费初步

释放阶段；3) 消费的市场化改革阶段；4) 消费的民生回归阶段。 
 

 
Figure 1. Th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level of our country from 1952 to 2020 
图 1. 1952~2020 年我国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元) 

2.1. “重积累、轻消费”的消费抑制阶段(1949~1978) 

新中国成立，为了尽快建立民族工业体系，我国采取“重工业、轻农业”的经济政策以及“重积累、

轻消费”的消费政策。这一阶段的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

下，为了集中和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并且实现快速积累，国家在消费政策上主要采取了“统购统

销”的计划经济政策，采取压低工资、原材料和资金成本的政策，以进行资本积累，并逐步构建了广覆

盖、低水平的城镇居民福利消费体系。在这一模式下，一方面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和经济增

长缓慢，供给比较短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消费升级失去物质基础；同时，由于受到收入水平限制，居

民消费能力低下；其三，由于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分割制度，人们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经济自由，包括居

民消费缺乏自由选择权。经济学的“节俭悖论”说明，对消费的过度抑制会导致从生产到消费的经济循

环受阻，使得经济停滞与消费升级受阻形成负反馈，最终导致消费贫困陷阱。1955~1978 年，全球经济

在战后经历了黄金增长二十年，我国经济却停滞不前，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中国经济总量在

全球经济占比由 4.7%下降到仅为 1% [5]。 

2.2. 放开限制的消费初步释放阶段(1978~1992) 

长期的消费抑制和物质匮乏，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提出质疑，国家重新全面反思经济

发展道路和前景，如何发展经济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成为当务之急。为了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国家

逐步放开对消费的限制，消费领域不断扩大。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论述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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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消费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被放

到了重要位置。这一阶段的消费升级主要受益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改革开放政策提高了生产效率，

居民收入提高和产出增加提高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力和供给能力。如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

“大锅饭”的集体生产和分配模式后，粮食增产基本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第二是国家制定了补偿性

的消费政策，鼓励消费。如国家通过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以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城镇职工工资，恢复奖金

制度并对城镇职工实行农副产品的价格补贴等方式，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放开消费限制，使

得人们长期积累的消费欲望得到集中释放。在人们的生存型消费基本得到满足后，消费升级逐步由生存

型消费逐步向发展型消费转变。1978~1992 年，全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 57.5%下降到 53.04%。到上世

纪 80 年代，城乡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基本得到满足，消费升级的代表性四大件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

和收音机”。到了 90 年代，消费升级的新四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冰箱”日益普及。在这一阶段，

国内研究鲜有关注消费升级问题，消费升级的研究文献屈指可数。 

2.3. 消费的市场化改革与开放阶段(1993~2007) 

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成为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行动纲领，对居民的消费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涵盖了全面的医疗、教育

和住房改革。改革的本质是在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通过放开各类社会资本对教育、医疗和住房

等行业投资准入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从而提高消费物品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增加市场供给。同时，通

过市场化改革建立了个人、单位和社会的成本分担机制，以缓解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压力和政府对医疗、

教育和住房投入不足的问题，促进我国医疗、教育和住房市场的快速发展。市场化改革大大提高了这些

消费品的供给效率，使得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支出大幅度上升，这本身也是居民消费结构性升级的

重要体现。尤其在 2001 年加入 WTO 以后，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使得我国经济更快融入

全球经济并与发达国家接轨。加入 WTO 充分发挥出我国的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

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获得快速增长。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出口导向型特征，在人口红利

的比较优势下，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受益于出口拉动作用。在这一阶段，一方面由于受到人口低成本的

制约，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等市场化改革导致的高房价、高教育支出成本和高医疗价

格，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消费成本，容易对其他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杨汝岱、陈斌开，2007 [6]；尹向飞、

尹碧波，2018 [7])。所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却呈不断下降趋势。 

2.4. 消费的民生回归阶段(2007~至今)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标志着我国消费领域逐步进入了一

个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房住不炒”，对住房市

场采取更为严格的调控措施。2020 年，国家对房地产企业制定了“三条红线”的融资标准，以限制房地

产企业的过度无序扩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民医保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在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上不断取得成效。2021 年，国家又针对教育市场资本化实行“双减”政策，通过规范教育培训市场的

过度扩张以减轻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和学生的学业压力。可以看出，国家在教育、医疗和教育等领域推

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其最终目标是通过改善民生以提高居民的消费动能和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以增

加居民消费需求。我国消费率直到 2010 年降至最低点的 49.35%，才开始出现缓慢回升，2020 年我国消

费率水平上升至 54.7%，仍处于较低水平。另外，从消费贡献率来看，自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消

费贡献率呈不断上升趋势，2021 年我国的消费贡献率达到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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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特征 

3.1. 消费客体由实物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 

根据消费客体，消费物品可以分为有型的实物类消费和无形的服务类消费物品。实物类消费首先是

以解决温饱的粮食和衣着类物品为主。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处于短缺经济阶段，一些生活必需品

都无法得到满足，生活主要停留在解决温饱问题上。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人们不断增加其他有形的实

物商品消费，食品类消费占比不断下降。我国农村恩格尔系数由 1978年的 67.7%下降为 2020年的 32.7%；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 1978 年的 57.5%下降为 2020 年的 29.2%。在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人们不断增加

耐用消费品消费。家电、汽车消费逐渐普及，已不再是家庭消费奢侈品。2020 年末，全国民用轿车保有

量 15,640 万辆，其中私人轿车保有量 14,674 万辆。 
按照统计局对消费武平的分类，把消费物品主要分为八大类，依次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

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它用品和服务。在物质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同

时，人们对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的无形服务类商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其在总消费

的占比也不断提高。我国居民服务类消费需求不断增加与经济结构转型相适应。我国第三产业占 GDP 的

比重由2016年的24.6.4%逐步上升到2021年的53.3%，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了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之和；

第三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由 1978 的 28.35 上升到 2020 年的 46.3%。2020 年，我国人均服务性消费

支出 9886 元，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42.6%。我国居民在医疗保健、教育和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由 2016
年的 3222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3875 元。我国国内旅游人次由 2016 年的 44.4 亿次增加到 2019 年的 60.1
亿次。 

3.2. 消费层次由生存型消费向品质型消费升级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不同的层次。所以，消费需求也遵循从低层次向高层次

升级的过程。具体来看，一般是满足了基本的生存性需求后，人们就会向追求更高层次的品质消费。高

品质消费不仅可以使人精神愉悦，而且还能体现人的尊严和社会地位，即更向往过上“体面的生活”。

其次，根据消费边际效应递减原理，当消费者首先通过增加消费数量的效应得到满足后，必然会通过提

高消费层次来提高自身的生活品质。如购买更大面积和更高档次的住房、购买更高档次的名牌商品等。

从我国居民的居住条件为例，1978~2019 我国城镇的人均居住面积由 4.53 平方米提高到 39.8 平方米。居

住条件不仅仅体现在居住面积增大上，还体现在户型结构、居住环境和装修标准提升上，如现代的智能

家居、绿色家居。家庭消费的进一步升级为“智能家居、新风系统、激光电视”的科技新三件。 

3.3. 消费模式由传统型消费向创新型消费升级 

与消费层次升级对应的是，消费模式由传统型消费向创新型消费升级。在传统消费模式下，由于受

到生产能力低下和消费者预算约束，消费者的选择余地较少，消费模式体现为 B2C，即市场提供什么产

品，消费者就选择什么产品。在创新型消费模式下，消费转变为 C2B，消费者的选择更多，市场不再是

单纯地供给决定需求，而是需求引领供给，供给必须更好地满足消费需求。首先，从消费需求端来看，

随着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需求越来越向高品质、智能化、个性化、定制化方向发展。消费群体更加

注重消费体验，而不仅仅是以满足功能性消费为目的。如新生代消费群体在消费选择上，更愿意选择设

计师个性化设计、品牌消费和限量款消费，以凸显消费个性和个人体验。其次，从供给端来看，以大数

据为核心的高端制造和互联网技术为满足这种个性化和高品质消费提供了可能。现代高端制造将改变过

去主要依靠生产流水线的大批量生产来降低生产成本，而更多依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进行高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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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并且利用互联网平台链接需求端和供给端，厂家能够根据市场和消费者需求迅速做出反应，使得传

统制造主导的 B2C 快速向智慧化、个性化的 C2B 新制造转变。所以，在新的消费模式下，消费者追求个

性化和品质化的消费需求会不断倒逼供给方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并且更加注重通过创新以创造消费需

求，形成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不断推动传统型消费向创新型消费升级。 

3.4. 消费业态由线下消费向线上消费升级 

互联网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应用引领了一场消费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消费业态，极大地催生了线上消

费。相对于传统的线下实体店消费，线上消费既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同时也大大减少了

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节约了消费成本。线上消费领域不仅仅是实物类消费，注重体

验的服务类消费也纷纷借助于互联网平台，实现了线上与线下消费相结合。如网约车、在线订餐、在线

教育、在线穿戴、在线医疗等消费业态已经被普遍接受。我国 1994 年接入互联网以来，线下消费呈现爆

发式增长。自 2013 年，我国已连续 7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消费市场。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网络购

物用户达 7.49 亿，占网民的 79.7%；其中，手机网络购物用户达 7.47 亿，占手机网民的 80.1%。尤其在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线上消费的优势更加明显。疫情催生了在线教育消费需求大增。截止到 2020 年 3
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4.23 亿，较疫情爆发前的 2018 年底增长 110.2%，占网民的 46.8%。2021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 1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0.8 万亿元，首次突破

10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0%。 

4. 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动能的影响因素分析 

回顾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历程，我国消费升级总的趋势是消费层次和消费质量不断提升、消费业

态和消费模式不断创新。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问题，居民消

费升级动能不足。 

4.1. 居民整体收入水平较低导致消费动能不足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2021 年我国 GDP 约为 17.7
万亿美元(约 114.3 万亿人民币)。同期，美国 GDP 为 22.99 万亿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进一

步缩小。但是，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从人均 GDP 来看，我国的人均

GDP 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与美国的差距则更大。

2021 年我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5,128 元(约为 5531 美元)，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8 万美元，我国

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美国的 14.56%。造成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人口基数大，以及居

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长期偏低。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约为 60%左右，远低于

世界主要国家水平。 
其次，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来看，经过长期的快速增长后，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的减速换挡

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同时，还必须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

等多重压力。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由于居民收入增长乏力，容易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振，消费升级动能

不足。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消费需求不足时，加大投资在短期内可以起到提振经

济的作用，但是如果居民收入和消费跟不上，长期则会加剧产能过剩，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所以，

如何更好地平衡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是今后我们经济工作需要

更加关注的重点。 
第三，居民收入增长的可持续问题。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关系来看，较高的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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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能为消费升级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和服务，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时，较高的经济增速能够带

动更多就业，促进居民收入的增加，增加消费升级的购买能力。但是，高经济增速并不必然带来相应的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增加。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采取重积累、重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居民收入和

居民消费的增速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我国 1978~2020 年的经济增长指数、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指数和居

民消费指数如图 2。 
 

 
Figure 2. Economic Growth Index, urban resident income growth index and consumption growth in-
dex (1978 = 100) 
图 2. 我国经济增长指数、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指数和消费增长指数(1978 = 100) 

 
从图 1 可以看出，我国的 GDP 总量、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呈现长期增长态势，但是我国的城镇居民

收入增速和消费增速均长期低于经济增速，尤其是居民收入增加远滞后于经济增长。所以，居民收入增

长滞后于经济增速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动能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4.2. 收入与财富差距过大削弱了居民的整体消费升级动能 

消费升级是一个由部分高收入群体引领中、低收入群体持续升级过程。当消费群体出现消费不平等

和消费分层，则很难实现整体升级。收入与财富分配失衡是造成的消费不平等和消费分层的主要原因。 
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扩大消费升级群体，会阻断部分升级向整体升级的传导路径。收入差距过大是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主要特征之一。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等诸多

方面[8]。针对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我国进行了强有力的收入分配调节，近年来收入差距有所减少。但

是，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基尼系数长期处于 0.4 警戒线水平以上。根据岳希民(2021)的测

算，2003~2019 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均高于 0.46 [9]。李实(2018)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

距减少是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但是城市和乡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10]。罗楚亮等(2021)研究

得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处于一个高位徘徊的相对稳定状态[11]。与收入分配并存的另一个问题是居民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002


李晗晴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1002 15 社会科学前沿 
 

收入的群体分布结构。最有利于消费整体升级的收入群体分布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

分配结构。通过培育足够数量、收入水平较高且较为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大大提升整体的消费需求，

从而促进消费的整体升级。陈宗胜(2018)总结了我国居民收入群体分布特征由改革开放初期的“飞碟型”，

逐步演变到“金字塔型”，以及当前的“葫芦型”[12]。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还不是“橄榄型”，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够大。李春玲(2022)指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发展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低收入阶层

规模十分庞大，有 50.3%的成年人口为低收入阶层[13]。收入差距过大和低收入阶层占比过高将从整体上

会极大地制约消费需求，最终导致经济循环难以畅通，甚至使得一国经济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财富分配是比收入分配更加突出的问题。根据经典消费理论，财富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另外一个重要

因素。财富分配既与收入分配有关联性，又存在差异。通常把财富当作是收入积累的结果，但财富分配

还与财富的初始取得有关。当前，住房是我国家庭财富最主要组成部分，占据家庭财富的 70%以上，是

家庭财富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家庭财富差距一是与住房获取机会不均等有关，二是住房价格过快上涨

拉大了住房财富差距。另外，财富不平等又会通过财产性收入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并进一步拉大财富

不平等，从而形成财富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正反馈机制。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在公平与效率上主要强调效率优先，使得我国收入与财富的差距均开始拉大，并且财富差距逐步赶

超收入差距。罗楚亮(2009)计算得出，2002 年我国净财富基尼系数超过了收入基尼系数，并且财富差距

呈不断扩大趋势[14]。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数据，我国的财富差距在快速上升，中

国家庭净资产的财富基尼系数由 1995 年地 0.45 上升到 2002 年的 0.55，2012 进一步上升到 0.73。正是由

于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分化形成的社会分层，会导致消费分层和消费不平等。由于中低收入阶层和低净值

财富群体受到消费能力限制，难以推动居民消费整体升级。 

4.3.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削弱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推动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关键在于通过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以激发居民的消费动能。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充分体现出其公平性和兜底性。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人人在获取教育、住房和医

疗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方面具有平等的权利；兜底性则体现在社会保障水平应该能够基本满足对广大中低

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差距仍然很大。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大量的农

业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子女难以平等享受到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另外，城镇居民内部之间在住房保

障、医疗和养老方面的差距也很大，如由于体制内与体制外身份不同，体制内的公务员与事业单位职工

在公积金缴存、医疗报销比例，以及退休养老待遇等诸多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距。不同群体之间由于存

在体制与城乡等身份差异，越是具有较高身份权利的居民其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有悖于社会保障

的公平原则。兜底性问题主要体为数量庞大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难以满足这部分群体的

基本生活需求。以湖南情况为例，农业户籍的人口所能领到的养老金水平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年龄

比较大群体由于没有购买养老保险，只可以领取到约 150 元一月的生活补助；另一部分则是购买了养老

保险群体，大约一个月的养老金约在 1000 元左右。对于这部分老年人群体，由于几乎没有收入来源，过

低的养老金水平不足以满足农村养老的基本需求，养老仍然不得不依靠子女养老或者自己的一生的积蓄。

可见，由于当前我国社会保障还存在较为明显的身份权利差异导致的公平性问题，以及社会保障对于低

收入群体的兜底性不强，导致这部分群体的消费意愿不足和消费能力不强。 

5. 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动能提升 

从供给与需求角度分析，消费升级是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不断匹配的一个动态均衡的过程。在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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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时期，由于受到生产能力限制，居民基本的消费需求都难以满足，主要停留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

温饱问题上，消费升级难以推进。现代经济随着科技水平不断进步，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产品和服

务极为丰富，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但是，全球经济的兴衰交替的周期性特征并没有实质性改

变，而且经济增速具有不断放缓的迹象，衰退的周期也更长。自上次经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经

济并没有明显恢复迹象。所以，在经济下行趋势下，提升消费升级动能对畅通经济循环更具有实质性作

用，将更好地发挥消费升级对稳经济的压舱石作用。鉴于我国消费升级的演变趋势和所面临的困境，主

要应该通过缩小收入与财富差距、提高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兜底性等方面入手，以增强消费升级动力。 

5.1. 完善三层次收入分配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 GDP 占比过低，并且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首先，充分发挥好三个层次的

收入分配作用。第一个层次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产出。根据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制

度，第一个层次的收入分配要充分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所以，应该以调节收入分配

为重点，在初次分配中改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增加普通劳动阶层的收入占比，使得普通

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切实建立广大劳动阶层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当

前，由于资本的过度扩张，特别是资本通过与权利、土地、教育和医疗等结合，在居民收入水平有限的

情况下，通过过高的住房价格、医疗和教育成本使得收入进一步向资本集中，导致了居民消费能力下降。

所以，必须通过第二个层次税收调节来缩小收入差距。在税收征收对象上，重点应该提高税收的精准性，

重点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收。另外，在税收结构上，应该降低对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关

税等流通环节的间接税比重，适当提高企业所得税比重，既可以减轻企业税负成本，也避免企业通过税

收转嫁抬高消费品价格增加消费者的支出成本。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促进居民消费；

也可以扩大企业产出和增加企业销售量。第三层次的收入分配主要以引导和自愿为主。一个和谐的社会

应该是占少数的富有阶层和占大多数的普通收入阶层都可以过上体面生活的社会。提倡先富起来的高收

入群体懂得回馈社会，帮扶少数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 

5.2. 完善税收制度，缩小财富差距 

长期以来，我国间接税占比偏高，约占 70%的比重。根据间接税的累退性质，间接税占比过高容易

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失衡。由于我国持有环节的房产税还处于试点阶段，同时遗产税等直接税缺失，目

前的税收体系很难对财富分配具有实质性的调节作用。作为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上应该

更具有实现收入和财富更加平等的制度基础。由于人口老龄化化和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导致的少子化，

社会财富分化将会通过代际传递导致阶层固化，加剧财富分配不平等。所以，针对财富不平等加剧现象，

进行二次收入分配的制度改革，对于投资性住房资产征收持有环节房产税，以及适时推出遗产税，并把

这部分税收收入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上，实现降低家庭财富分配失衡和提高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的

双重目的。 

5.3. 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平性，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继续深化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基本医疗和养老等领域改革，促进农村与城镇、不同所有制身份职

工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基本医疗和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5]；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和兜底性民生

保障建设，重点保障和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

老有所养”的目标。通过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平性，可以减轻低收入阶层

的在住房、教育、医疗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消费支出负担，让他们不但能消费，而且还敢消费，从而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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